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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毛在波兰时的好友桑德斯近日回忆，
阿克毛在 2004年来到波兰的原因是他在伦敦
输了官司。“那起涉及他对员工性骚扰的官司
让他彻底破产，他没有能力支付判决中提到的
赔偿，于是就从伦敦消失。”

2004年 8月 26日的伦敦《凯姆登新报》对
此事做过报道。当时，阿克毛和妻子在肯特镇
共同经营一家出租汽车公司，受到性骚扰的员
工是 24岁的销售和市场部经理。阿克毛经常
当面议论她的身材和长相，并询问她和男友的
关系。一次，阿克毛问她穿漂亮的衣服是否为
了取悦他，被她制止后被莫名其妙地解雇，便
将阿克毛告上法庭。法庭判处阿克毛赔偿约
1.03万英镑，包括拖欠的工资和损害赔偿金。
宣判后不久，阿克毛卖掉了公司，本人再也没
出现过，女员工则至今一分钱都没拿到。

阿克毛选择去波兰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
官司之后，与妻子离婚，娶了公司里的波兰女
秘书。阿克毛的前妻是印度人，同在巴基斯坦
出生后移民英国的阿克毛育有一女和二子。

阿克毛和波兰女秘书的婚姻关系正式公开后，
女秘书已经怀上了一个女儿——阿克毛的第
四个孩子。

从 2007年初开始用相机记录阿克毛生活
的西班牙摄影师迪亚兹谈到了阿克毛在那段
时间的生活状况：“阿克毛告诉我，他没有地方
住，经常睡在机场、火车站或者干脆睡在大街
上。他有时会通过帮助购物的老人提东西，来
挣一点零花钱。阿克毛拿着卖掉伦敦公司获
得的钱到波兰，想开一家公司，但是他的事业
最终也没有任何进展。”

2005和2006年，阿克毛曾经两次身陷政府
部门和司法部门的调查中。伦敦爆炸案后，阿
克毛发给伦敦两个朋友的含有激进内容的短
信被截获。经过 5个月的调查，检察官因缺乏
证据而终止了对阿克毛的起诉。2006年，阿克
毛的波兰妻子向警方求助，称阿克毛对她和两
个孩子有暴力威胁的行为，而这个案子还没开
庭，她就撤诉了，相关部门怀疑她是受到了阿
克毛的恐吓。

2007年9月12日凌晨，英国人什肯·阿克毛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杜尚别
市乘飞机抵达新疆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后，海关人员在其手提行李箱夹层内
查获4030克纯度为84.2%的海洛因。2009年12月29日，在经过最高人民法
院对阿克毛走私毒品案的死刑复核后，阿克毛在乌鲁木齐市被注射执行死
刑。从伦敦到波兰，再由波兰去中亚，阿克毛逐渐踏上一条通往死亡之路。

阿克毛的第一任代理律师、当时为乌鲁
木齐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的陈栋说：“这个案子
的事实很简单。2007年 9月 12日，阿克毛乘
坐飞机从杜尚别到达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在
海关人员对箱子检查过程中，发现夹层里藏
有 4包海洛因，每包都是 1000多克，一共是
4030克。阿克毛本人声称，他对箱子里的海
洛因并不知情，他是不是在主观明知的情况
下走私毒品，成为我们的辩护重点。”

在2008年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
和200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
二审中，阿克毛的两任代理律师都对此调取了
相关证据。二审代理律师、新疆北方律师事务
所的曹宏对一审出示的证据做了补充，在一份
缉私局出具的公文基础上，又拿出了新材料，
包括海关现场的查验记录、缉私分局的抓获经
过、对行李进行检查时的照片和录像。

“毒品犯罪的对象很特殊，在认定时要求
犯罪嫌疑人在主观方面为故意。嫌疑人辩解
自己并不知情，是很普遍的现象，必须要看证
据。”清华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周光权说。

法院认为，所有证据恰恰都显示了阿克
毛在走私毒品上的明知。一位参与过此案审
理的法院工作人员说：“正是阿克毛在机场表
现出来的游移徘徊和神色慌张吸引了海关人
员的注意，他们才会把阿克毛叫来接受检
查。他的箱子里就有几件衣服，几乎是空的，
夹层里却有4030克毒品。阿克毛当时身上也
没有什么钱，只有100美元和100元人民币。”
曹宏也表示，有一个视频他没有在庭上打开，

因为“事实已经很明显了，越出示就对阿克毛
越发不利”。

曹宏还向法院提出了做司法精神病鉴定
的申请，他说：“我同阿克毛谈过两次，他最初
不同意做精神病鉴定，不认为自己有这方面的
疾病。第二次他同意去做，也写了个书面的东
西给我，大意是他和他的家族都没有精神病
史，他想做鉴定，目的是证明自己的精神一直
是健康的。”所以，曹宏最后向法院提交的申请
材料中，并没有阿克毛本人或者家族成员在精
神病方面的就医记录。“而英国缓刑组织给我
发送的资料，也不是和阿克毛本人直接相关
的，只是从医学理论上，双向情感障碍症的患
者会出现什么症状，还有一些病例说明。”

法院最终没有同意对阿克毛进行司法精
神病鉴定的要求。因为根据中国的法律，申
请对被告人做精神病鉴定，不应当是无条件
的，申请人应当提出说明被告人有可能患精
神病的依据，法院方可据以审查决定是否需
要进行鉴定。法院审查认为，并无理由对阿
克毛的精神状态产生怀疑，其精神病鉴定申
请不具备应当被接受的条件。

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表
示：“在阿克毛被关押的两年多里，公检法部
门的相关人员都同他有过接触，与他交流时，
他的举止很正常。精神病是有标准的，不能
任意解释一个人的行为。”而与他有过多次会
面的陈栋、曹宏两位律师，对阿克毛最深刻的
印象是，他人很“热情”、“外向”，“话也很
多”。“这是很多人都有的性格特点。”曹宏
说。 据《三联生活周刊》

在得知桑德斯是个职业音乐家以及纽伯
瑞在业余时间也会玩两下贝斯后，阿克毛变
得无比兴奋。音乐创作由此成为他们最常交
流的一个话题，而在这之前，“阿克毛还会抱
怨他在婚姻中受到的伤害，以及人们怎样不
公正地对待他”。

“阿克毛一天到晚都在夸耀他的音乐才
能，想象他作为流行歌手的未来。尽管他唱的
时候，我根本听不出来他唱的是什么。我不知
道阿克毛何时开始就认为自己有潜力做个歌
手，但肯定是在认识我们之前。”桑德斯说。

桑德斯说，在某次聚会时，阿克毛给他和
纽伯瑞带来一首他写在餐巾纸上的歌，叫做
《来吧，小兔子》。歌词十分简单，就是“来吧，
小兔子，朝我来吧/来吧，小兔子，随它去吧/来
吧，小兔子，来祈祷吧/来吧，小兔子，来玩吧/来
吧，小兔子，让我们歌唱吧”。在听完阿克毛的
哼唱后，桑德斯和纽伯瑞还委婉地对他说这不
是一首好歌。但看到阿克毛固执于自己的创
作，两人说了几句“非常坦率甚至有点残忍的
话”，希望能打消他向歌手发展的念头。

桑德斯说，接下来的一周里，阿克毛都缠
着他和纽伯瑞到录音棚去录制这首歌。“他跑
调跑得离谱，根本没有节奏感，就连那几句简
单的歌词他也记不住。但录音完成之后，阿
克毛却感觉不错，他竟相信这首歌会流行开

来。那也是他唯一一次谈到了钱，他说，这首
歌会让大家富有，他准备把赚到的钱三人平
分。”纽伯瑞说。

阿克毛对自己将能成为一个流行歌手的
愿望，最终把他指向了通往死亡之路。阿克
毛对他的两任代理律师都说过，随后，一个叫
卡洛斯的波兰人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声称他
在吉尔吉斯斯坦认识一个音乐制作人，能帮
他实现当流行歌手的愿望。

2007年 9月，卡洛斯为他买了一张飞往
吉尔吉斯斯坦的机票。阿克毛被介绍给一个
叫欧克勒的人，他说自己在中国有一家夜总
会，阿克毛可以在那儿做《来吧，小兔子》的处
女秀表演。在一同去中国的路上，两人在塔
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停留，欧克勒让阿克毛
一人先走，交给了他一个箱子，并说自己会搭
乘下一班飞机。后经公安部门调查，欧克勒
就是在中亚地区非常有名的大毒枭，阿克毛
事先知道他的毒贩身份。

在护士抗议活动彻底结束后，桑德斯说他
曾在华沙市中心的一家书店里遇见过阿克毛，
阿克毛指着坐在楼上看书的一个黑人对桑德
斯说他是个毒贩子。桑德斯说他最后一次看
见阿克毛是在华沙的地铁站里，阿克毛说，他
会出国几星期，“那应该是他去中亚之前，我之
后再也联系不上他，还以为他回到了英国”。

事实清晰的案件
所有证据都显示阿克毛在走私毒品上有主观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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